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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你让我知道社工是最接近光明的人
� � 当遭到爸爸暴打，眼睛青紫
的潇潇（化名）向简安琪哭诉时，
简安琪自己也蒙了。

“这不是电影上的情节吗？
但剧本在哪？ 这情况老师讲过，
教科书上也有，但书在哪儿？ 我
上课都干嘛去了？ 我学的东西都
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
办。 ”

一阵胡思乱想后，简安琪按
照课本上说的“同理心”问潇潇：

“疼吗？ ”
谁知话才一出口，旁边的社

工大大翻了她一个白眼。 后来她
才知道这个方法用得不对。

日前， 在云南大学举行的
“云南省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
服务示范项目总结会”上，云南
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简
安琪，连珠炮似地说出了自己第
一次去农村为留守儿童和困难
儿童服务时遭遇的各种窘境。

其实，和她一样，参与这一
项目的不少同学都遇到了不同
的尴尬。

在项目负责人、云南大学民
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社会工作系
系主任高万红教授看来，这正是
他们申报这一民政部中央财政
项目的初衷。

“社会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
应用性，要解决社会问题。 而解
决问题的能力，一定要在实践中
才能培养起来。 ”她说，这个学科
的特点，就是要求教师不仅要在
课堂上完成教学，更要把教学放
到实践中去。

一个孩子孤独到什么程度
才会说出这样的话

报名参加此次社会实践时，

云南农业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
生王龙玉只是想“去玩一下”，收
集一些毕业论文的资料。 但是当
两个月的服务结束后，王龙玉的
认识完全改变了。

2017 年，民政部、财政部、国
务院扶贫办共同下发《关于支持
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
坚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200
个高校进入 200 个贫困县，“实
施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计
划”，鼓励高校社会工作专业师
生深入贫困地区， 利用专业知
识为贫困、 弱势群体提供心理
疏导、精神关爱、关系调适、能
力提升等社会服务， 支持贫困
群众提升自我脱贫、 自我发展
的能力。

2018 年， 在民政部和中国
社会工作教育协会的统筹协调
下，云南、安徽、江西 3 省 15 所
高校开始了这项工作的试点。

高万红介绍， 云南大学、云
南财经大学、 云南农业大学、保
山学院、曲靖师范学院 5 所高校
社会工作专业与云南泽馨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合作，联合申请到
2018 年民政部中央财政项目。同
年 5 月至 11 月底，5 所高校 23
名教师和 79 名学生分别前往云
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昆明
东川区、禄劝县、文山壮族苗族
自治州文山市、 保山市施甸县，
开展了 2~4 个月的服务。

然而，当大学生们信心满满
地进入社区时，却发现，现实与
课本知识差距太大了。

在楚雄州永仁县宜就镇，云
南大学的 10 名研究生刚开始进
入宜就中心小学时就面临了棘
手的问题。

“学校给我们推荐了 10 名

困境儿童，他们因贫困、单亲、留
守、 家暴等不同或者多重困境，
都存在着抑郁、焦虑，以及社会
支持少和抗逆力低的问题。 ”研
究生严茜说。

让他们沮丧的是，这些孩子
要么不理他们；要么当他们与孩
子谈话时， 孩子笑着说：“老师，
你真幼稚。 ”好不容易建立了专
业关系，为一点小事，孩子就给
他们写绝交信，表示“再也不理
你，最恨的就是你”。

“这些孩子在此前已经被其
他社会组织干预过多次，他们很
清楚我们的‘套路’是什么。 ”严
茜说。

“有些孩子所处的困境超出
我们的想象。 ”王龙玉前往的是
文山市新平街道里布嘎社区。 这
是一个城中村，里面居住的家庭
大多来自文山州各地农村，其
中，仅流动儿童就有 4100 多人。

一个网瘾儿童曾对王龙玉
说，只要让他回老家，他就不玩
手机。 因为老家有一只小狗陪
他，每次回家，那只小狗很远就
跑来欢迎他。

“我当时心情十分复杂。 一
个孩子孤独到什么程度才会说
这样的话。 ”王龙玉说。

我长大后要和你们一样去
帮助别人

“教育要回应社会需求。 ”高
万红认为， 扶贫不仅是经济扶
贫， 还包括对弱势群体的陪伴，
支持他们能力建设和文化、信心
的重建。 这也正是社会工作参与
扶贫的作用所在。

他们发现， 对 10 个孩子长
达七八次的家访，成为孩子们转
变的分水岭。

11 岁才上三年级的嘟嘟（化
名），母亲多年前自杀了，父亲患
有精神和身体的重度残疾，家中
全靠奶奶一人支撑。 对生活绝望
的嘟嘟曾多次自杀被救下。

嘟嘟十分排斥严茜他们组
织的活动， 要么借口发烧不来，
要么来了后用白菜叶子遮住脸。
直到严茜去他家家访后，他才觉
得“姐姐是真的对我好”。

嘟嘟家是 10 个孩子中最远
的。 从学校坐小面包车 1 个小时
到山顶后就没路了。 严茜和同学
拽着树枝、野草、玉米秆，一路跌
跌撞撞两个多小时才滑到山脚
下嘟嘟的家。

他们的到来让嘟嘟的奶奶
和爸爸又惊又喜。 爸爸努力地用
混乱的语言讲着话，奶奶也慢慢
向他们倾诉家庭的遭遇。

在这个“一贫如洗但干净得
一尘不染”的家里，严茜的内心受
到极大地震动。“家访的艰难过
程， 让我们体会到嘟嘟的处境多
么不容易。 我们不能责怪他不好
好学习， 他能坚持走出大山来学
校，就证明他是有学习动力的”。

为了让 10 个孩子在研究生
们走后仍然能得到同辈和社区
的支持， 他们约来 30 个孩子与

这 10 个孩子一起参加夏令营和
组成 4 个主题的成长小组，让他
们在活动中相互学习、了解和影
响；同时，他们还对这些孩子的
家长进行亲子教育培训，开办教
育剧场，把生活中与孩子相处得
日常，比如不做作业、玩手机等
问题，编成情景剧，让家长和孩
子交换角色，从中改变相互沟通
的技巧。

在文山州马关县大嘎吉村
委会参加服务的简安琪记得，
“第一次带孩子们做洗手操时，
他们洗出来的水都是油腻的”。
这个地处中越边境的村寨，通公
路仅一年多，居住着大量的贫困
人口，村里常常停水停电，“有一
个星期我们用的都是雨水”。

简安琪和同学们设计的“沐
童计划”， 很快招募到 200 多名
儿童。 他们把三年级以上的编为
大班， 三年级以下编为小班，讲
授禁毒防艾、防灾减灾、反拐、普
通话等知识，开展唱歌、画画、跳
舞、篮球赛、运动会等活动。 为增
强村民凝聚力，大学生们每天背
着小音响到村里的广场， 搭建
“乡村大舞台”，与村民们一起跳
广场舞、芦笙舞、竹杠舞，把小卖
部门口打麻将的村民全都吸引
来了。

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儿童领
袖小组，培养一些能力较强的孩
子，希望孩子们在大学生志愿者
走了之后，能配合村里社工把活
动开展下去。

时光如梭，2018 年 11 月，5
所高校在 5 个项目点完成了“云
南社会工作教育对口扶贫示范
项目”。

在这几个月里，23 名教师和
79 名学生以儿童为切入点，并将
儿童服务向家庭、学校、社区延
伸，服务了 6900 余人次，影响了
上万人。 在与当地政府、妇联、民
政和社会组织合作中，一线工作
者给予了大学生最直接的指导，
同时，高校也传播了社会工作的
价值理念和方法，探索了政府与
高校联动的社会工作教育扶贫
的有效路径。

今年 1 月， 项目通过验收，
并入选民政部委托的第三方评
估机构明德公益研究中心的典
型案例集。

当项目结束即将离开项目
点时， 孩子和大学生们都哭了。
这些从没有当过父母的大哥哥
大姐姐，在孩子们眼中“感觉像
是我们的爸爸妈妈”。 那些曾认
为“老师很幼稚”的孩子们在纸
上写下“期待哥哥姐姐能再回来
看看我们”“我长大后要和你们
一样去帮助别人”。

“这表明社会工作专业在扶
贫攻坚和农村发展过程中，是一
支必不可少的力量。 ”云南省妇
联副巡视员吴皖明说。

社会工作是一个有温度 、
有爱的专业

如今，回到学校的简安琪觉
得学习目标更加明确了，“之前
是为了考试而学习，如今是为了
学习而学习”。

而曾经“一直奇怪为什么有
人愿意去做社工这个职业”的王
龙玉，发现自己理解了社工。 她
说：“人最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
黑暗。 而社工是最接近光明的一
个职业。 ”

两名同学的感悟，让高万红
很激动。

“有人愿意和我在一起，这
恰恰是黑夜中最珍贵的。 ”她说，
“如果学生不进入到实践的场景
中，他们说不出这样的话。 ”

她说， 社会工作专业是从
解决贫困问题中产生的专业。
书本上的知识没有血没有肉，
理论教学只有苍白的文字和数
字，对学生没有震撼力。 不接触
现实，学生不会热爱这个专业，
更不会有行动力。 人是有情感
的， 当看见还有那么多人生活
在贫困之中， 他们就不会抱怨
社会的不公平。

“只有在实践中，才会和老
百姓建立情感，并将情感变为行
动力。 ”高万红说，“这种社会责
任和行动力，是课堂教学培养不
出来的。 ”

“社会工作是一个有温度、
有爱的专业，即使学生毕业后不
从事社工工作，但他们能把社工
的理念和价值观带到工作岗位
上并传播出去，就是对社会的贡
献，就是大学教育的成功。 ”高万
红说。 （据《中国青年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朗山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在打篮球

� � 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布朗山乡中心小学的学生在上
课。 刘建华/摄


